
■陈思盈
幼时，农村人大都烧地火做饭。
我家的地火是姥姥在家时盘的，前面

一个大锅做主饭，后面一个小锅炒菜、烧
水。

那时，夕阳西下时的乡村是生动而美
丽、热闹而鲜活的。老家的院子里飘荡的
除了余晖，还有清贫人家的喜怒哀乐，更
有袅袅升起的炊烟。父母那一声声喊自家
孩子回家吃饭的声音、数落孩子身上弄了
一身泥一身土的声音、心疼孩子上了一天
学太费脑子的声音……就像一支协奏曲，
伴着缕缕炊烟缭绕。

那时，村庄上空飘荡的炊烟不是邓丽
君歌里唱的“又见炊烟升起”，不是在自由
诗中随处可见的诗意和缥缈，而是柴草和
各种能拾到的可燃物混合点燃的雾状体，
更是一种叫人间烟火的味道。

小时候，我最爱以帮忙烧火添柴的名
义赖在灶间，有时可以在饭做好的第一时
间混上几口，有时可以听姥姥和母亲说的
那些家长里短。

记得上一年级那年秋收时节的一天傍
晚，我放学回家写完了作业，突然感觉饥
肠辘辘。啃了半个干馒头后，我想起父亲
母亲还带着没上学的弟弟在地里收玉米，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想着他们回来
连口热汤都喝不上，我决定烧稀饭。在那
之前，我还没有单独做过饭。回想着长辈
们平时做饭的程序，我模仿着他们的样子
先在锅里添了半锅水，小心翼翼地点着了

地火，又搅了半碗面糊，在水还没烧开时
就倒了进去。估摸着差不多了，我就熄了
火。

坐在灶前，看着渐渐熄灭的火堆，我
想起了姥姥讲过的姥爷曾经用功读书的事
情——姥爷上学时，对学习简直到了痴迷
的程度。有一次，姥爷的母亲让他帮着烧
锅，他边烧锅边看书，裤腿被烧着了都没
察觉。说起这件事时，姥姥语气中完全没
有那种“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埋怨，而是
嗔怪中带着更多的骄傲。我不好好念书
时，姥姥常常会搬出姥爷来说服我。

我也想起了过去帮母亲烧锅时，母亲
最烦我多嘴多舌，因为我的“十万个为什
么”总会把她问得一头火。尤其是过年前
那几天，该问的不该问的种种习俗，常让
她说我“多嘴”。每每说起我那不拔尖的成
绩，她也总会搬出姥爷当年用功读书的样
子来给我当榜样——也许，就是从那时
起，我心中对姥爷这个成功的读书人充满
了敬畏。自从上小学后，每年姥爷再回来
探亲时，成绩不好的我都不敢往他身边
站，唯恐他问起我的成绩。

想了这许多，父母和弟弟还是没回
来，我就开始了自编自导自演——那是我
特别享受的时刻。我在编小说和演电影，
一个人担任着甲乙丙丁、张三李四王二麻
子的种种角色。有时自己是拯救人间疾苦
的神仙，有时是同时被几个大侠爱上的侠
女，有时又是迷倒一众书生的狐仙、花
仙……我常常会因为过于入戏而上学迟

到。我乐此不疲。很长时间，都没人发现
也没人打扰我。

不知过了多久，大门响了，我一激灵
就清醒过来——是他们回来了。我跑出灶
屋拉住弟弟的手对父母说：“爸、妈，锅里
有汤。”他们一听，很是惊讶，赶紧放下手
中的东西到厨房去看。我和弟弟也跟了过
去。在母亲揭开锅的一瞬间我傻眼了：因
为面糊没有等到水开就倒了进去，所以烧
出来的稀饭是澥的——稀得能照出人影
来。虽然是这样，父亲母亲还是特别高
兴，喝着我烧出来的澥稀饭笑着说：“俺闺
女长大了，知道心疼爹娘了。”那是我人生
中第一次主动做饭，有着穷人孩子早当家
的早熟，有着女大自巧的自觉。从那以
后，每每做饭时，他们总会有意给我说
什么时候倒油、什么时候放醋，擀面条
的面要和得硬一些、蒸馍时发的面别
忘记放碱面……

长大后，平时住校的我
放了寒假照例会赖在厨房帮
忙碌的父亲母亲做些啥，
尤其爱坐在灶台边，边烧
火边往灶间填柴边沉醉在
父亲母亲的谈话里。他们
或说说一年的收成，或说
说亲戚朋友的一些事，或
谈一谈明年的打算，话
语里充满了希望、满足
和幸福。不知道是从哪
一年起，这种幸福感不

复存在，他们总是在不停地争吵，甚至有
一次将刚贴到门上的年画都揭了下来塞进
了灶台里付之一炬。我开始对过年充满了
恐惧，开始对灶间不再向往。

上完学，我像翅膀硬了的鸟儿有些急
不可耐地离开了父母单飞。离家这些年，
村里人渐渐告别了地火，又告别了煤炉，
纷纷用上了电磁炉，这几年还通上了天然
气，灶间由原来的烟熏火燎变得干净敞
亮。没有了灶台，自然也就用不着烟囱了。

我依旧爱烧地火，爱吃地火烧出来的
饭。但若真让我选择，我应该还会选择干
净便捷的燃气灶来用。生活就是这样矛盾
吧？有时，我会想：地锅和烟囱如一对情
侣，若没有了地锅，烟囱该有多寂寞？

灶台边

■特约撰稿人 吴继红
春天是风吹来的。
风是一个流浪的艺术家，每天从早到

晚不停地奔走，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
方，从一条河流到另一条河流，从一个村
庄到另一个村庄，从一扇窗户到另一扇窗
户。

谁也不知道，风究竟从哪里来，又要
到哪里去。

风用它的双手抚摸过大地，抚摸过禾
苗，抚摸过树梢，抚摸过路过的喜鹊和窗
台上的鹧鸪。当然，也抚摸过天上的云
朵、池塘边的楝子树，还有村口小花狗的
脑袋、地头小田鼠的身体。

风从小河边走过。河水刚刚解冻，好
像一个才睡醒的孩子，迷迷糊糊。河面冰
的味道、河底水草的味道、河边冻土的味
道，在河道里飘荡。小草刚刚破土，芦苇
也才褪去褐色的旧衣。它们刚露出的那一
点鹅黄的叶尖散发着鲜嫩的香，和着堤岸
上柳芽清淡的苦，扑面而来。

风带着一支神奇的画笔，边走边画。
它走着走着，就把世界涂成了绿色。田野
里、沟渠边、水塘旁、树林里，到处都是
绿。一眼望去，你分不清到底是深绿、浅
绿、墨绿还是暗绿。绿不一而足，绿得丰
富、绿得饱满——那是草儿们的千军万
马，正铆足了劲儿潜滋暗长。风的集结号
一响，它们便一拥而上，谁也不让着谁，

谁也不肯示弱。它们要把世界都淹没在绿
的汪洋大海。

草儿长着长着，花儿就开了。蒲公
英、鸭掌草是最不怕冷的，一早就迎着风
露出了脑袋，甜甜地绽放着属于它们的美
丽。鸡爪草、节节草也来了，各种说不出
名字的野花次第绽放。鹅黄色、白色、紫
罗兰色的花朵，小小的、嫩嫩的，散在绿
色的草丛中，星星点点，就像是大地在眨
巴着神秘可爱的眼睛。

风走过村口的树园子。一树一树的花
儿正静静地、灿灿地开着。杏花白而寂
静，桃花红而热烈，海棠花娇而妩媚，梨
花晶莹而剔透，柿子花朴素得像一个绿袍
女子身上的白色花边。楝树的花最特别，
像是一个害羞的新娘，粉中带紫的花瓣，
小小的，紧紧地挤在一起。人从树下走
过，身上都是香香的。树儿们就那么迎着
明亮耀眼的阳光在风里旁若无人地开着，
恣肆而热烈、单纯而美好。

风打心里生出一股子欢喜。它摇一摇
臂膀，轻轻地撩动它们层层叠叠的裙，把
这盛开的消息带到村庄的每一个角落，带
到堤岸边，也带到田野里。于是，油菜花
也不甘寂寞地开了，金黄色的花引得蜜蜂

“嗡嗡”地忙个不停。花影倒映在清澈的
河水里，河水顿时三分：花影，流水，蓝
天白云——莫不是，谁打翻了画家的调色
盘？

风经过的地方，每一株野草、每一朵
野花、每一棵庄稼都谦卑地弯下了腰，都
是一脸的喜气洋洋、一脸的朝气蓬勃。刚
移栽到田里的红薯苗和烟叶苗跟着风的指
引，一夜之间便铺满了整个田埂。

春天的田野丰满而安详，春天的风温
柔而芬芳。风把浮萍吹满了池塘，风把小
叶子吹满了树荫，风又吹满了村口那个闲
置了多年的大磨盘。杨树叶子整天“哗啦
啦”地在风里招摇着。“哗啦啦”的风声
里传来了“卖鸡娃”“修油纸伞”的吆
喝声。有时，也会有卖绵枣的车轱辘声和
货郎的拨浪鼓声。杨树下，小鸡“啾
啾”、小鸭“嘎嘎”、孩子“叽叽喳喳”。
村庄开始热闹起来。

风吹着吹着，豌豆花就白得像雪一样
了。田里的大麦可以揉着吃了，布谷鸟开
始不厌其烦地催着“布谷布谷”。窗台下
的石榴树开花了，红艳艳地吹着小喇叭，
说不出的喜庆。

风就这样吹啊、吹啊，一会儿吹红了
樱桃，一会儿吹绿了芭蕉。吹着吹着，桃
花落了，杏花落了，梨花也落了。风把它
们的花瓣一一进行了收藏。

沟头的毛根长出了白胡子。蒲公英落
了黄色的头巾，撑开了一顶顶毛茸茸的小
伞。七角牙也开始顶盔披甲，紫色的花像
是士兵的帽樱。

风吹着吹着，麦子黄了，油菜收割

了。然后，蛙声响起来了，蝉声响起来
了，夏天来了。太阳升到了头顶，树荫缩
到了屋檐下。炊烟袅袅地升起来了。热乎
乎的风里带着一股子清香，又有一丝淡淡
的苦涩——那是树的枝叶在乌黑的灶膛里
燃烧。

风把这味道吹到了小孩子的鼻尖，他
们吸一吸鼻子，立刻停止了奔跑打闹，跟
着风回家。

风不动声色地导演着村庄的一日三
餐、四季交替以及生命的轮回。

有风的地方就有烟火、就有村庄、就
有家。

风吹过的地方

诗风 词韵

流金 岁月

2023年3月28日 星期二星期二
编辑：陈思盈 校对：赵 敏 07本版信箱：siying3366@163.com 水韵沙澧

别样 情怀心灵 漫笔漫笔

■特约撰稿人 朱红蕾
泥土芬芳
人与草木无处不在的相思，在春日
一次次回归生命最初的美好
是的，一切皆有可能再次重逢
不可逆的时间
仿佛也随着一场盛大的春事，再次重来
春天的线路图正层层递进，山水渐如画
仙风暖暖地吹，万物复苏，光彩熠熠
燕子凌空，百花欲语还休
蜂蝶恋花，蚂蚁翻身把泥土踩在脚下
尘世承欢，深爱多少遍都不够
认真拥抱每一个日子，种下希望
活在当下
世态百味，青涩的味道只有青春知道

“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从未放弃成长”

邂逅凤凰岛

岁至春日，万物徜徉于春天
沉默的虫儿奏响了新的四季轮回序曲
城西花已开，红梅燃，玉兰粉，芨花白
绿水微步，草长莺飞，柳烟翠绿
亭榭内可酌酒品茶，修竹立于左右
凤凰岛曲环折绕，云天入水
从起点到终点约十公里，万余步
春笺物语，打开了沙河醉人的笑颜
满眼是春，我们也是春天的一部分
行走于此，越来越接地气
一如草木对春天的柔软和大地的虔诚

沙河湿地公园

眼前的湿地干涸着，水于多处消失
看得出，这是暂时的
挖掘机的声音正“隆隆”作响
在打磨湿地全新的春天
荷塘还在，枯荷依稀可见
游动着的一尾鱼，正在探头探脑感知春事
迷人的粉黛乱子草，风中的心事凌乱着
荠荠菜叶子碧绿，小白花在头顶绽开
老去的姿态，优雅而纯粹
湿地上游水闸十二窟，钢铁之躯
连接沙河，见证着淮河怎样遥远的情愫
夕阳西下，霞光慷慨地铺满归途
像希望，如余生，美好而知足

在春日（外二首）

■韩国强
三月，我坐着车行走在乡间的小路

上，一大片大一片金黄色的油菜花映入眼
帘，空气中弥漫着油菜花香，顺着车窗飘
进车内。看到久违的油菜花，闻着这熟悉
的香味儿，我便想起了童年、想起了家乡
的油菜花。

我的家乡在豫南淮北平原，温润的气
候和肥沃的土地滋养着大片大片的油菜
田。每至春天，油菜花就成为家乡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遍地的油菜花散发着清香，
村民们好像生活在一个天然的大花园里。

望着田野里那芬芳四溢的油菜花，我
的心被一种深邃而悠远的情愫占据着。人
们常说，熟悉的地方无风景。其实，那是
相对而言的。当你走在春天的原野、望着
那金黄的油菜花，一定也会产生心灵的震
撼。

中学时代，放学或假期，出于好奇，
我总是跟着大哥学种地，起早贪黑地在自
家的责任田里劳作。秋收过后，天气渐渐
凉了起来，村民们便忙碌着犁田耙地，种
植小麦、油菜。油菜属于经济作物，播种
面积没有小麦那么大。村民们为了增加收
入，每家每户都会种一些油菜。人们先把
地犁起来，把土地平整好，然后撒上油菜
种子，等一段时间，油菜籽便发芽了，田
野里一片绿油油的，一点儿也不怕霜冻，
人们忙着把油菜苗移栽到地里。第二年，
那些移栽后的油菜苗开始返青，在春风的
吹拂下慢慢长大。随着气温逐渐变暖，油

菜地里不久便吐出一朵朵金黄色的花蕊，
在村庄的周围遍地开放。

油菜的花期较长。这时，村庄附近就
看见许多外乡来的放蜂人在油菜地边安营
扎寨。他们用汽车运来成箱成箱的蜜蜂，
把蜂箱放在油菜地边，油菜地里便到处飞
满了蜜蜂，或三五成群，或单独行动。那
些勤劳的小蜜蜂钻进金黄的油菜花里，身
上沾满了花粉，一点儿也不知道疲倦。一
群群蝴蝶在花丛里嬉笑观望，它们也追踪
着蜜蜂的足迹，在春天的油菜地里寻找自
己的快乐。

春天的油菜花，与蜂鸣蝶舞相映成
趣。田野里，一些叫不上名字的小鸟从这
片油菜田飞到那片油菜田上，在风里捕捉
虫子。因为花期的油菜长得郁郁葱葱，油
菜地里连小草也无法生长，只有在地边才
看见一些蒲公英和狗尾巴草。油菜地里充
满了大自然的天籁。一群贪玩的孩子在油
菜地里追逐着蝴蝶，笑声传得很远。那些
可爱的孩子让我想起了宋代诗人杨万里的
《宿新市徐公店》：“篱落疏疏一径深，树
头新绿未成阴。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
花无处寻。”

油菜花是属于村庄的，属于春天的原
野。村庄的色彩在油菜花开的季节愈加明
艳。你看那村民脸上的笑容，灿烂得就像
盛开的油菜花。他们很少去过城市美丽的
大花园，但他们看得到满地飘香的油菜
花，心里一样美滋滋的。因为油菜花寄托
着希望，绽放着丰年的喜悦。他们在端午

节前后用油花籽炸出油，孩子们下季的学
费便有了着落，或许还能给老娘买一条方
巾，也炸些果子、糖糕过节用。那一道道
金黄的油菜花开在田野里，也开在村民们
的心头。

油菜生命力较强，田野里、菜地旁、
河渠边，只要有泥土，它就能生根、开
花、结果。它们就像朴实、敦厚的村民，
顽强地生活在飘香的田野上。它们没有城
市花园里的花儿娇贵，一点儿也不显张
狂。它们纯朴得就像美丽的村姑，根植在
村庄的边缘，依附着春天的阳光雨露，把
清香留在那片多情的土地上。

走在春天的原野，望着家乡满地飘
香的油菜花，我顿觉心旷神怡。感谢这
片生我养我的黄土地，感谢那些勤劳善
良的父老乡亲，是他们让我在这片土地
上学会了春华秋实，在油菜花香里学会
了感恩，学会了生命中的珍惜，学会了
包容。虽然我早已离开了村庄，离开了
给我以遐想的油菜地，但心中仍然牵挂
着我的村庄，牵挂着原野以及原野里怒放
的油菜花。

家乡的油菜花给了我热情、给了我希
望，也给了我信心和力量。在喧嚣的城市
里，我也像一株家乡的油菜花，与世无
争、不骄不躁，以微笑面对生活。

站在城市梦想的舞台上，我常常怀念
我的村庄，怀念我的父老乡亲。梦里我又
回到了我的村庄，回到了那片弥漫着醉人
芳香的油菜地……

家乡的油菜花

■愚 停
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

里写道：“爱自己，是一生浪
漫的开始。”人过而立之年，
终日被生活的洪流、烟火的俗
事裹挟缠身，我疲惫不堪，也
无暇爱自己。即便如此，我每
天也要像挤海绵里的水一样，
挤出一点儿时间去做一些自己
喜欢的事，比如喝一杯咖啡、
听一首老歌、看几页书，或信
笔写诗三两行……我把这样的
时刻称之为“生活中的月
光”。它们的存在让我觉得生
活处处充满了诗意。

这样的诗意并非都需要自
我创造，还有些来自自然。带
着三分惺忪、二分朦胧的清
晨，我躺在床上欲起未起，忽
闻数声春鸟的啼鸣，简直是醒
神良药。楼下的紫叶李似乎昨
天还是满树点状的花苞，今天
竟满树粉花，有飘雪之状，带
着空灵之感，让人惊艳。地上
的蒲公英也开了，花如金币，
傲娇地举着，时光在花间温
情。天空带着玫瑰色的黄昏。
下了班，我等红绿灯的间隙，
忽见几只燕子停泊在路口的电
线上，如五线谱上的音符。一
时间，我心上已起乡愁……

更多的诗意，来自心灵的
由衷满足。这满足无关名利，
不以价值论，有时甚至是无用
之功、无心之举。一千多年前
的一个雪夜，王子猷忽忆戴安
道，连夜乘舟从绍兴到嵊州，
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率
性何其！几百年后，雪夜换成
月夜，苏轼去承天寺寻张怀
民。与子猷不同，苏张二人见
了面且相与步于中庭。那夜月
色如水，竹柏影如水中荇藻。
他们肩并肩走着，甚至都未言
语。这样的夜晚，是王子猷和
苏轼的诗意时刻。这让我总为
他们的率性动容，就像他们手
捧月亮，从岁月深处悠悠走
来，给迷茫的我送来皎皎月
光……

诗意时刻有长有短，长则
从浮生偷得半日，短则从俗务
抽身须臾。哪怕身未及出，只
够思想走个神。唐寅写《开门
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般般都在别人家。岁暮天寒无

一事，竹时寺里看梅花。”尽
管日常琐碎，他还是寻了片隙
去寺里赏梅。这片隙便是唐寅
的诗意时刻。而我也常常效仿
他，沿着河堤看尽百花——春
天的樱杏海棠、夏天的紫薇合
欢、秋天的栾花桂子，还有冬
天的雪里红梅。在这个小城，
所有的花我都认识，都可以叫
出名字。我曾用了很多时间努
力走近这些花并记住它们的名
字和样子，也曾翻遍手边书
籍，只为了解它们的前世今
生。因为爱着这些花，我也爱
我的小城。周末，母亲为我熬
了粥，淡黄色的小米粥里浮着
两个白色汤圆，黑芝麻馅儿
的。咬一口，甜汁溢出来。我
吃着，母亲笑着——这不正是
生活的诗意所在吗？

每晚孩子睡了以后，我忙
完家务会坐在书桌前打开台
灯，橘黄色的光芒柔柔地洒下
来，四散到周围的光芒成了颗
粒状，有了老照片的质感。我
沐浴其中，像躲进了时光的隧
道，心底不由得生出一种神圣
的东西，或可称之为圣洁。在
喧嚣的世间，这样的安宁很是
难得。有时读书，有时不读，
空气里静静飘散着春之花的气
息。逢老友发来问候，我们轻
聊两句，话语不咸不淡却饱满
纯粹——我说今夜月色如水，
她说正好用来安眠。

正是这样的诗意时刻，一
点一点发着光，让生活焕发出
温情的光亮、透出微小的幸
福。即使直面那些惨淡的日
子，我也有勇气和力量；即使
日子过得一地鸡毛，我也依然
能够从容淡然；即使被生活的
鞭子抽打得如停不下来的陀
螺，有了这样的诗意时刻，我
也可以在人生的舞台上旋转出
不一样的舞步。

当我们终日为六便士奔忙
劳碌的时候，需要制造一些
月光和诗意来慰藉自己、犒
劳自己。这一小片一小片的
月光、这一点一点的诗意，
如同烟火之外的一个又一个
的驿站。在这样的驿站里，
我稍事休憩、洗去疲惫，从而
焕发神采、披荆斩棘，最终抵
达诗和远方。

生活中的诗意

■特约撰稿人 贾 鹤
你有没有突然被一首歌感

动到？停车的时候，车载电台
里播出一首歌的前奏，我明明
很熟悉，却想不起来，竟呆坐
在那里。直到舒缓的歌声弥漫
小小的空间，我恍然想起这是
张雨生的 《一天到晚游泳的
鱼》，心里顿时像下了一场小
雨。

张雨生的歌流行的时候我
刚上初中。一个周末的傍晚，
暮色深沉，我在姥姥家闲坐，
收音机里放着“如果大海能够
带走我的哀愁，就像带走每条
河流”，十几岁的我一下就被
歌声中的哀愁俘虏了，竟忘记
了姥姥和姥爷也在屋里。小小
的身体似乎长出了如烟似雾的
朦胧，那样的年纪，有种情愫
在我的心头暗暗发芽——虽然
我并不确定要将它系在哪一个
人身上，但那既模糊又朦胧的
感觉深深留在记忆里。

高中时，我被繁重的学业
压迫，有限的放松就是周末晚
上回家可以戴着耳机入眠。我
买过两本齐秦的磁带，反复听
着《外面的世界》《大约在冬
季》这些脍炙人口的歌曲，想
象着外面世界的精彩和无奈。
那时候，高考像压在我心上的
一座大山，每个人减压的方式
都不大相同。考试完随意听歌
便是我给自己穿越黑暗的奖
励。多年之后，我早已忘记了
当初上考场的感受，却始终记
得自己预设奖励的欢喜。它仿
佛闪在远处的微光，只有跨越
了高考这个门槛，才能让我更
心无旁骛地靠近光明。

每个人的经历中也许都有
一首歌的记忆，从磁带到
CD、从歌声到歌词，不同的
心境被不同的感觉诠释着。如
果歌声也有记忆，它一定记得
那一幕。2010年的初冬，我
在医院生下女儿，从麻药中缓

过神儿的我看到身边睡着的小
人儿，心里有迷茫的欢喜，脑
海中竟闪过张艾嘉的《爱的代
价》，并且不由自主地哼唱出
来：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
朵永远不凋零的花，陪我经过
那风吹雨打，看世事难料，看
沧桑变化……唱着唱着，我突
然就泪流满面，仿佛告别了人
生的某个阶段，再启新征程。

初闻不知曲中意，再听已
是曲中人。年少时听李宗盛，
听的是深情；现在再听他的
《山丘》，却听出了以前没有听
出的味道。人的年龄到了一定
阶段，就会从歌者的声音中听
出更丰富的内涵和更有层次的
感情，这就是我所认为的“味
道”。一个周末，我在家里打
扫卫生时突然听到这首歌，从
初听的平淡无奇到渐渐融入旋
律再到歌词入心，这首歌竟成
了我的循环曲目。

这首歌有一句歌词非常打
动我：“越过山丘，已无人等
候。”怅惘时，我会想我们这
一生，会有多少次翻越看不见
的山丘。不管最终有没有人等
候，都要完成自己的使命。有
人等候自然是幸福的，无人等
候也不必哀伤。我相信上天一
定是公平的，它给了每个人均
等感受幸福和承担痛苦的机
会。很多时候，幸福和痛苦是
相伴相生的，没有完全隔离的
两种状态——在痛苦中耐心期
待幸福的到来，在幸福中也有
承受痛苦的能力。很多时候，
每个人需要独自面对人生的苦
难，告诉自己：痛苦的时候别
沉沦，幸福的时候懂得知足和
感恩。人生短短数十载，终是
殊途同归，过程却能各自演绎
精彩。手握现在，往事可忆，
未来可期，这样想来，人间终
归值得。

悠悠歌声不绝，歌声中的
记忆也在继续……

歌声中的记忆


